









































































































































名的，他是大器晚成。 成名作就是 1990 年
的《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管弦
乐曲》。由此才出现了“鲍元恺现象”。
我给“鲍元恺现象”下了一个初步
定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潮音
乐”蓬勃兴盛的时期，鲍元恺坚持用传统
的作曲手法，将许多中国传统民歌进行改
编和再创造，谱写了《炎黄风情》《台湾音
画》等管弦乐小曲，引起全国的轰动，受到
世界的欢迎，他走出了一条90年代中国交
响音乐雅俗共赏的路子，成为中国当代管
弦乐创作的一座丰碑。
这就是“鲍元恺现象”。其中的关键词
是“传统手法”、“民歌曲调”和“广受欢
迎”。下面我就对这几个关键词分别作一
说明。
“文革”结果之后，“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人中间普遍出现了追新求变的心
理需要。此间，应运而生了中国音乐创作中
的“新潮音乐”。“新潮音乐”发展迅猛，
新人新作蓬勃涌现，到1986年左右形成高
潮，其势一直延续到整个90年代。老、中、
青三代作曲家同时在“新潮音乐”方面进
行了创作探索和实践。下面是这一时期三
代作曲家在交响音乐方面创作的重要代表
作，是挂一漏万的目录：
冲锋陷阵的是青年作曲家群，如谭
盾的《道极》（1985）、《乐队剧场（一）》
（1990）；瞿小松的《第一交响曲——献
给1986年我的朋友们》（1986）；郭文景的
合唱交响曲《蜀道难》（1987）、竹笛协奏
曲《愁空山》（1991）；叶小钢的《第二交响
曲——地平线》（1985）；许舒亚的交响乐
《夕阳·水晶》（1992），刘湲的《第一狂想
诗——为阿佤山的记忆》（1990）等等。
中年作曲家方面，有高为杰的笛子与
管弦乐《别梦》（1991）；王西麟的《第三
交响曲》（1990）、《第四交响曲》（1999）
等等。
老一辈作曲家也在“新潮音乐”方面
作出了重要的创作探索，如朱践耳的《第二
交响曲》（1987），《第六交响曲》（1994）、
《第十交响曲·江雪》（1998）等；罗忠镕为
筝与管弦乐队而作的《暗香》（1989），管
弦乐《罗铮画意》（2000）等。
十二音技法、序列技法、偶然音乐、
燥音音乐……五花八门的新技法都被吸
收、采纳到中国交响音乐创作中，一时出
现了眼花缭乱的“新音乐”浪潮。大潮之
下，“传统手法”受到质疑，“民歌曲调”
遭到轻贱，“广受欢迎”已经成为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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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们追求的是创作个性，而不在乎群
众是否喜爱。传统作曲技法面临巨大的挑
战——要表现“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要表现二十世纪末的现代人的精神
面貌，传统技法还能行吗？还够用吗？音乐
院校的作曲老师，不用十二音和序列技法，
学生都不信任、不愿学了。
“鲍元恺现象”却是这一主潮中的一
股逆潮。在乐风大变的九十年代，他稳坐
钓鱼台，以不变应万变。他以坚守传统、固
守调性为特点，与“新潮音乐”奏的完全是
反调。他编写的《炎黄风情——24首中国
民歌主题管弦乐曲》完成于1990年，1999
年又完成了八个乐章的《台湾音画》。整个
90年代是“鲍元恺现象”的发生、发展期。
全世界的“现代音乐”大都有一个与
生俱来的根本缺欠：由于燥音泛滥而脱离
听众，由于脱离调性而失去广大受众。中
国的“新潮音乐”亦如是。当中国的新潮
音乐只囿于小范围的专业圈子里鉴赏的时
候，鲍元恺的管弦乐小曲却在广大听众中
找到了知音。二十多年来，《炎黄风情》和
《台湾音画》广泛传播，不仅由中国国家交
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台北爱乐管弦乐
团等顶级的交响乐团精心演绎，在两岸的
中、小学生的业余管弦乐团中，也经常听到
“鲍三样”（任意选择鲍元恺《炎黄风情》
或《台湾音画》中的三首小曲连在一起演
奏，谐称为“鲍三样”——“爆三样”）被
频频奏起。甚至在台湾的公交车上，也播放
《台湾音画》作为背景音乐。而在世界上，
也有数不清的各国交响乐团演奏过《炎黄
风情》的选段。
我还要说一说“民歌音调”的问题：
《炎黄风情》中所选用的全部民歌，都是
人们耳熟能详的，都是已经被许多作曲家
改编了多次，编配成了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
的老民歌。在“文革”中，这些民歌又都无
一例外地受到过批判和禁唱，到了90年代
再拿出来改编，还会有人喜欢吗？当时多数
人是并不看好鲍元恺的这一着棋的。这些
“老掉牙”的俗曲，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还受用吗？在中国音乐史上，数十年来，
改编了许许多多民歌为管弦乐曲，影响大
的屈指可数：大概只有贺绿汀的《森吉德
玛》、刘铁山的《瑶族舞曲》等获得成功。
2012年鲍元恺第六交响曲《燕赵》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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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元恺能再往前推进一步吗？ 
鲍元恺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的，他面
临着孤军奋战的局面。当时几乎没有人相
信他能够成功。然而，鲍元恺成功了！他
的成功，在于将原汁原味的民间歌曲与洋
腔洋调的管弦乐技法相结合，并赋予了传
统民歌以新的面貌和新的生命。他的成功
确实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但却在艺术规
律的情理之中。他在“新潮音乐”的重重
壁垒中突围，从作品传播的广度来说，鲍
元恺一骑绝尘，领跑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交
响音乐。
鲍元恺的成功，是他坚持了“中西交
融”的音乐创作路子，并走出了新的局面。
西方传统作曲技法，是“五四运动”时期萧
友梅、赵元任、黄自等引导、引入的，是他
们开创了“中西交融”的路子。上世纪80年
代，有许多人反思，说黄自、刘天华将中国
音乐创作带错了路，说西方功能和声与中
国五声音阶无法结合。必须突破功能和声
的束缚，等等。
鲍元恺走的恰是中国学院派音乐创作
的传统路子，是这一条路的进一步发扬和
拓宽。鲍元恺的成功，证明这是可以走出
的一条大路，它是可以通向人心的。
前面提到了“爆三样”这个名词，其实
应该叫做“新爆三样”，因为在中国音乐
史上曾经出现过“爆三样”名词，上世纪40
年代，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成立之后不久，
它的团长贺绿汀就为这个乐团谱写了《晚
会》《森吉德玛》和《胜利进行曲》等多首
管弦乐小曲，这三首演奏得最多，指挥李
德伦以他一贯的幽默说：现在咱们“爆三
样”，就顺序演奏这三首小曲。“文革”结
束之后，管弦乐界又产生了一个“老三篇”
的名词，借用“文革”中的“老三篇”（指
陈人人要背诵的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
等三篇文章），将演奏最多的《春节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北京喜讯到边
塞》这三首管弦乐曲统称为“老三篇”。
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看，从“爆三样”，到
“老三篇”，再到“鲍三样”，这是中国雅
俗共赏的管弦乐发展的一条连续不断的历
史脉络。
鲍元恺的《炎黄风情》和《台湾音画》
与上述“爆三样”和“老三篇”都是根据民
间音乐改编、创作的杰出范例，不仅因形式
上成功地运用了民间音调与西方管弦乐队
的结合，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充分地表现
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内涵。
从表层来分析，这是鲍元恺深入向传
统民歌的学习、对传统技法的坚守所结出
的硕果。如果从深层来分析，这是作曲家向
民族精神、民族情怀的深入，是人文精神的
复归，是人性美的重现。鲍元恺的作品中，有
一种对民族的悲悯情怀，这非常可贵。
民歌旋律入管弦乐，这不仅仅是民族
曲调的回归，更为重要的是人性的复归。作
曲家将同情给予了普通的老百姓——在鲍
元恺的管弦乐里面，主要角色是挑担的农
民，是砍柴的樵夫，还有赶马的脚夫，有受
苦受难的蓝花花，有失去母亲的孤儿，远
离家乡的游魂……管弦乐的“主角”向草根
平民转化。而音乐又是那么朴实无华、深
情动人。这是“鲍元恺现象”最为感人、动
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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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丹纳所言：“一流作品必定追求和
表现人性、人情、民族中最深刻而经久的特
征。”[3]
而当音乐创作上升到人性、人文的境
界时，即将音乐创作直面人的灵魂的时候，
旋律问题、调性问题、和声问题、复调问
题、配器问题……一切都简单了，一切都可
以超越了。判断的标准只剩下了两个字：
人性——至高无上、人类共通的人性。为了
人，中西可以涵化，新旧能够通融，雅俗不
妨交汇。
“鲍元恺现象”是一个带有争议的问
题，是伴随着争议而发生和成长的。争议本
身也是“鲍元恺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没
有争议，不成“现象”。
实际上，与“鲍元恺现象”同时在中国
当代管弦乐创作上产生的，还有一个“朱践
耳现象”。前面已经提到，老一辈作曲家朱
践耳在上世纪80、90年代接连谱写了十部
交响曲和众多的管弦乐曲，他采用新技法、
新观念来反映时代，表现深刻的社会问
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有人批评朱践耳的交响音乐创作，说
他追赶新潮，晚节不保。事实上，朱践耳
谱写出了深刻反映“文革”和时代精神的
优秀交响乐作品；有人指责鲍元恺的交响
音乐创作，说他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结果
是，鲍元恺编创出了90年代流传最广的管
弦乐曲。
“朱践耳现象”和“鲍元恺现象”，是
我国“新时期”交响音乐创作中属于两极
的现象，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交响音
乐发展的多元化生命。他们殊途同归，从不
同的方向将音乐指向了人的心灵。
鲍元恺今天“二十大寿”，他的创作还
在继续发展，因此“鲍元恺现象”还在变化
和发展之中，值得人们继续关注。实际上，
他从2004年转向了大型的多乐章的交响
套曲创作，接连谱写出了《第一交响曲·纪
念》（2004）《第三交响曲·京剧》（2006）和
《第六交响曲·燕赵》（2012）等，寄托了更
加深沉的历史观照和哲理思考。鲍元恺正
在继续用他的音乐作品推动着“鲍元恺现
象”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我用一首小诗来表达我对鲍元
恺生日的祝贺：
《元恺七十》
喜怒哀乐七十年，
书画琴棋续家传。
原味原汁古旋律，
洋腔洋调新管弦。
中西融汇交响曲，
黑白分明炎黄篇。
道骨诗心情犹在，
青山碧海霞满天。
——2014年1月4日，厦门
注释：
[1] 2014年1月5日在厦门大学“首届海峡音乐论坛：鲍
元恺的创作与教学”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
[2] 鲍元恺教授生于1943年1月4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在2014年1月4-5日举办“首届海峡音乐论坛：鲍元恺的
创作与教学”研讨会，以庆祝鲍元恺教授的70大寿。
[3] 丹纳:《艺术哲学》，转引自《傅雷译文集》第十五卷，
第457页。
梁茂春：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